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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小鲁

流年

泉之林

南荷北佛

游目骋怀

春分

大运之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道：“春分者，
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日，
太阳直照赤道，地球昼夜几乎相等，黑与白
平分天空的一半一半。也正是这平分，达成
了寒与暑巧妙的平衡，人们脱下冬装，出门
踏青，把轻快的愉悦点缀在风筝的每一次俯
冲与翱翔。

春分后，雨水多了，江南地区进入桃花
汛。虽以桃花为名，却没有桃花的娇艳和柔
美，反而是摧花的狂风骤雨。

曾在壶口瀑布观赏桃花汛，千军齐发，
万马奔腾，山壁之间白练横飞，或许东坡至
此也会凌瀑布之茫然。这是山河对壮美的
诠释，把一半的恬静留给了两岸的山桃花，
而把春天按捺不住的另一半激情留给黄河，
飞泻而下，撞出滚滚雷音，仿佛立志的宣言。

此时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时常
陷入春旱的困境。山喝不到水，土不再紧
致，裂开一道道伤口。虽然都是靠天吃饭，
但老天对人间的旱涝并不放在心上。若能

风调雨顺整个春天，雨也南北一半一半，那
就是农民的福音了。而三月的美好的心愿
和祝福，也就稳稳地立站在了春天的笔画
之上。

想到春分，就想起了张碧晨的歌《一半
一半》。春分用柳条蘸水，在林间泼墨一片
芳菲。烂漫的桃花丛中，心头被浸润，渲染
出爱的浮想。可惜一路走来，从桃园的入口
到出口，二十多年依旧孑然一身。“乐观悲观
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
能够看着办”。花有花期，春天会开，但缘分
没有节律，如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没有人
能够预言它的能否发芽，无论春雨还是蚯

蚓，都不能勉强。无论尽头是繁花还是荒
芜，都只能期待。

爱情，像春分一样，一半是浪漫，一半是
平淡。如歌所唱：“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静
静地一起吃早餐，爱难在情愿平淡”。即便
爱情是高出生活的一种勃发，它的归宿依旧
是平淡。生活的复杂与简单、温馨与疲惫，
也一半一半，划分了昼夜寒暑，在鸟鸣与露
水中过渡了暮色与晨曦。

春分，让平淡拉长，浪漫下沉，岁月会以
盎然的姿态穿越盛夏，抵达秋天的丰收。那
时，再点烛火，去焐热大雪覆盖的平淡，照亮
青春与回忆。于是，四季轮回，太阳始终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徘徊，生活的全部也都在阳
光的普照之下。

“我决心用平常心看待，等一个也在等
我的人”。听说樱花已经盛开了，或许是响
应春分的主题。长街上的樱花一半雪白，一
半嫣红。终有一天，它会等到两个人路过花
下，在枝条挂上彼此一半一半的名字，“以我
之名冠你之姓”，那就是春天的另一种开始
与延续了。

一半一半寒与暑
仇进才

李南每次见我，先涕泪双流，再
喋喋不休。不是和丈夫吵了架，孩
子不听话，就是丈夫工资低，自己在
的厂里效益差，还有些陈年旧事也
要说上几遍。她把这一切归结于娘
家的平凡，父母的卑微，自己无法选
择的出身……

李南是伯父的大女儿，比我大
五岁。伯父在外地煤矿，一年最多
回家两趟。大娘在家种着三亩地，
抚养四个孩子，还要照顾公婆，过得
不易。

李南从小体弱，一绺玉米须似
的头发，看着就让人心酸，加上三天
两头生病，弱不禁风的样子，大娘从
心底里疼。有口好吃的，躲着那几
个孩子先给她。

李南却聪明，一直成绩很好，年
年拿回奖状，让弟弟妹妹自愧不
如。考入高中后，因为家远，大娘
给她办了住校，牙缝里省出的钱买
了新被褥新书包，新衣裳新鞋子，
又添了两条漂亮围巾。

两个弟弟李东、李西，初中毕
业就跟着村里人去外地当学徒。
妹妹李北老实本分，心疼母亲，上
了半年高中，就进了乡里的绣花
厂，挣了钱全部交给母亲。

李南总是向大娘要钱，今天买
衣服，明天换鞋子，后天同学过生
日。大娘要强，一人撑着全家，样样农活都不打怵。
农闲就跟着村里的男人上山打石头，下河捞沙子，帮
盖房子的搬砖头和水泥，但凡能挣点钱的活，五毛也
知足。

李南半月回趟家，大娘都忙得脚不沾地，把攒的
钱拿出来，买面买肉买鱼。李南什么都不做，睡到晌
午，喊几遍才起床吃饭，大娘就在院子里用力搓洗她
带回的脏衣服。

返校前，大娘烙好二十个面饼，煮上十个鸡蛋，炖
上几块肉，炸上几块鱼，用塑料袋和罐头瓶装好，放进
李南的布包，再把口袋里的钱塞到手里。大娘对自己
省，李南吃喝穿戴像城里的学生一样。

让大娘没想到，李南不但没考上大学，连中专也
没考上。让她复读却死活不肯，搬着铺盖就回来了。
在家不下地，家务也不伸手，不是睡懒觉，就是要了钱
花枝招展的乱逛。

大娘说：“咱是庄户人，要学着种地做饭，会做棉
衣棉鞋，会缝被褥，等过了二十再寻个婆家，生儿育女
的过日子……”话还没说完，李南就瞪圆了眼，扯着嗓
子嚷起来：“这是农村赖婆娘的事，我才不干哩！我要
去南方打工，我有文化，可干的事多着哩！”要强的大
娘觉得，那张脸突地陌生了，从心底里慌慌，想给丈夫
写信，终究也没写，不能给他心上压这块石头。就这
样，李南走了，留下大娘眼泪汪汪地独自叹气。

李南到了南方，干过工厂，做过销售，学过美容，
也当过服务员、清洁工，哪个都干不长。不是嫌苦嫌
累，就是嫌钱少，人少的地方嫌冷清，人多的地方嫌吵
闹，每个工作干不了几个月甩手就走人。

五年过去了，一起来的同学有的成了合同工，有
的攒了不少钱，有的自己创业当了老板，还有的自考
拿了各种资格证。唯有她，好吃懒做，身无所长，不但
没积蓄，还隔三差五地借钱，又总借不还，人都疏远
了，慢慢地断了往来。

李南就用五花八门的理由，让家里寄钱。大娘虽
苦，又怕她在外面吃亏遭罪，省吃俭用攒的钱一次次
寄给她。李南实在过不下去了，悻悻地回了老家。伯
父也从矿上退休回来，听大娘说了李南的事，气得脸
铁青，拳头把桌子砸得咚咚响，只恨多年不在家，少了
管教。

有媒人上门提亲了，男方名叫林志远，外贸公司
工人，不在意李南农村户口，说可以帮李南从城里找
工作，将来也在城里安家。看着李南心花怒放的样
子，伯父说：“成家过日子，人品最重要，别急着点头，
好好了解一下再说。”李南被林志远的英俊潇洒吸引
着，哪听得进父母的话，半年后竟有了身孕，婚事只得
摆上桌面。

林志远和李南在城里选了一套房子，房款八万。
在八十年代，八万元钱可不是个小数。林志远的父母
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买房双方都要拿钱，每家出四
万。如果不拿房钱，所有的家具物品就要全包。大娘
和伯父一听，顿时傻了眼。李南催着他们赶紧想办
法。大娘和伯父看着二十三岁的李南，看着她隆起的
肚子，尽管心中有气，还是借遍了亲戚，凑齐了四万。

婚后的李南，大半年还算风平浪静。第二年，两
人开始吵架，小吵大闹，鸡飞狗跳。谁都不愿洗衣做
饭看孩子，家里又脏又乱，一片狼籍。

大娘和伯父给李南打电话，她敷衍几句就挂。弟
弟妹妹的电话，她根本不接，唯恐农村人添麻烦。大
娘伯父心疼外孙，买了东西进城去看，李南看都不看
一眼，林志远更是爱理不理。第二天一早，李南就让
他们带着拿来的东西回家，临出门说：“没事别总打电
话，也别往城里跑，有事就找你们！”

老两口长吁短叹回到家，伯父一边用手捶头一边
说：“常言道，养儿方知报娘恩，她也是当娘的人了，怎
么这样对待爹娘！良心让狗吃了？这个林志远就是
个驴粪蛋子，外光里不光！天生的混蛋！”

大娘流泪了，“都说天下父母疼小儿，小二小三小
四没让咱操这么多心，这仨孩子对咱都很孝敬。这些
年在她身上操持最多，就差没搭上老命了，到头来
……”

婶娘伤心得说不下去了，哆哆嗦嗦拿出个本子，
满满的为李南花销四处借钱的记录。本子的反面，是
记的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一次次给他们的钱，这些钱也
都因为一个个催要电话进了李南的口袋。

李南到南方后，让家里寄去两千元钱，说自己的
衣服都土得掉渣，要买新的。大娘犹豫再三，从柜底
拿出一张存单，那是伯父积攒的工资，在信用社存了
五年定期。伯父再三交代大娘，这张存单的利息是三
百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提前支取。大娘还是顶
着寒风，走了二十里山路，赶到镇上把钱取了。看着
大娘被风吹乱的头发，冻得紫红的脸颊，看着那张还
有一个月到期的存单，信用社的营业员都惋惜……

为了凑齐四万元婚房款，家里借遍了亲戚仍然不
够。伯父把珍藏多年的书都搬出来，装了满满两大纸
箱，用自行车驮着，骑了一百三十多里路，赶到城里的
旧书市场，每本五元全部卖了。

当伯父看着一本本书被买走，尤其是那本《我的
父亲》，被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捧着渐渐走远了，他的心
一瞬间被掏空，眼睛里满是泪水。那本书上，有他边
读边做的标注，有他的双手无数次抚摸留下的痕迹，
有他温暖而深情的目光…… ■本版摄影 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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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打电话要我带着孩子去吃春菜，我
一时没反应过来。母亲说：“春碧蒿，不记得
啦？”我恍然大悟，春分了。立刻便想起朴素
的老家和久远的少时，想起那首童谣：“春汤
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田
野埂头那细细的棵，巴掌长短的春碧蒿，就
梦一般牵引着我。

回家的路上，雨后的油菜分明在拔节，
嫩黄与暗青分着时令。麦苗是另一色的绿，
容不得田畦之中还有土的颜色抢了风头。
倒是柳树高风亮节，立于河埂自成阵线，不
遮田地的春色，也不挡河水的烟波，只让柳
条挂满珍珠般的叶蕾。

“溪边风物已春分”，我忽然觉得，这是
春天最美的时节，站在埂上，立于田下，宛若
留连于古人的诗书。“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
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
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
衣，画梁双燕栖”。

桃花快要开了，村口那一片桃林闺中待
嫁。羞羞答答的花蕾，多想有人揭开她的盖
头。

村口一堆人，在玩竖鸡蛋的游戏。圆滚
滚的鸡蛋，没棱没角怎么竖起来？道理很简
单，春分时节，南北半球昼夜一样长，地轴与
公转轨道平面相对平衡，有利于物体站立。

母亲已老远就看到我，手里端着一钵子
春菜。多少年了，母亲一直把“春分吃春菜”
的习俗端在手里。母亲端着的，是自古而来
的岁月。

溪边风物
张恒

农谚说“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干金”。春
分亦是传统节日，太阳糕、驴打滚那些时令
里吃的，就上市了。

我的家乡在川西平原，家乡人有做春分
馍馍的习俗，要一直做到清明节。春分馍馍
又叫做棉花草馍馍，离不开棉花草。那是家
乡的野菜，叶片上白色的细绒毛，极像棉花

的银丝。
母亲做春分馍馍很是尽心，一大清早，

就带我去采沟边田坎带着晨露的棉花草，回
家母亲选出最嫩的那段，用清水洗干净，再
用开水焯一遍，挤干剁成细末，与糯米粉掺
在一起加水和匀。雪白的糯米粉，被草的淡
绿浸淫，如一团碧玉。

面和好了，母亲擀成一张张圆的面皮，
包上香油、猪肉、豆干、芽菜的馅。有的人家
喜欢做甜的春分馍馍，馅是花生仁、芝麻、桂

花、糖拌以熟猪油。
春分馍馍上笼前，要在馍馍外面包一层

洗净的柑橘叶，免得馍馍粘在蒸隔上。柑橘
叶子散出浓郁的香味，渗入馍馍，别具风味。
蒸熟了通体晶莹，用筷子夹起一个滚烫的春
分馍馍，撕去柑橘叶，小心翼翼咬一口，柑橘
叶浓郁的幽香与棉花草淡雅的清香交汇，糯
米的稻香与猪肉的醇香混合，妙不可言。

母亲每次蒸的春分馍馍，刚好够全家人
吃一餐。春分馍馍不能久放，冷了之后就很
硬实，吃起来口感差一些，也不易消化。

前两天，收到了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一盒
春分馍馍。母亲说，我吃不到她做的、刚出
笼的、热气腾腾的春分馍馍，这是她心头的
一件事，只能寄一盒放凉了的春分馍馍了。
母亲七十岁了，还念念不忘我喜吃春分馍
馍，寄来的馍馍是冷冰冰的，母亲爱我的心
从来都是热的。

棉花草馍馍
黄艳梅

春分时节的中午，伴着徐徐的西南风，
我进了鲤鱼洼。这里相距我们村四华里，南
北长，东西短，扁圆形。

早年夏秋多雨，十里八乡客水汇集鲤鱼
洼，大片的五谷因为它的容纳少了涝灾，乡
亲们多留了口黍谷粟米。暴雨的时候，四面
八方的洪水，夹着青草、落叶、枯枝横扫大
洼，翻滚着一排排浊浪，顺着下游的跃进沟，
涌进洸府河，绕过济宁州，汇入南四湖。

洪水退后，残留的水上钻出芦苇，浅水
里鱼虾儿游弋，河蚌儿爬行，寻觅着希冀和
未来。秋后，乡亲扛着拖网，提着须笼，捞鱼
摸虾。太阳落山的时候，颠着鱼筐细看，多
是大小不等的鲤鱼儿。为这，乡亲给大洼起
名“鲤鱼洼”。

1964年夏天，鲤鱼洼接二连三水漫金
山，周围几个村庄的近万亩土地一片泽国，
五谷杂粮淹没渍死，颗粒无收。那年入冬，
二十万民工从四面八方涌进鲤鱼洼，由北往
南摆开了四五十里的长蛇阵，锨挖、镐刨、车
推、肩挑、筐抬，开展了“与天奋斗，其乐无
穷”的农田水利建设。临近春节，一条纵穿
两个县市、四个乡镇的排水沟，从鲤鱼洼穿
越而过。从此，每年夏汛北来的、西流的、东
淌的桀骜不驯的洪水，归顺了排水沟，往南

一去不复返。
1974年的冬天，周围八个村庄上千乡

亲，从三里多外的沙塘，拉着一车车黄灿灿
的沙子，挺进鲤鱼洼，开展了“与地奋斗，其
乐无穷”压沙改土大会战。那年，我高中毕
业，也参加了会战。乡亲们“宁掉十斤肉，也
要把鲤鱼洼变成聚宝盆”，春节也不停工，

“早起五点半，收工到十点”，过了一个革命
化春节。四个多月后，上万方沙子掺进鲤鱼
洼内的黑土，“晴天坷垃孬种泥”“早晨粘掉
鞋，下午刨断镐”的黑土地，当年变成了“棉
过百”“粮过千”的丰产田。

这个春分，我又爬上穿越鲤鱼洼的排水
沟堤岸，正想四下看看，身后传来脚步声。一
回头，是当年会战的施工员，比我年长一岁的
张哥，顺着沟坡爬了上来，哈哈大笑道：“你好
有闲情逸致啊，跑到这沟堤上观风景。”

我忙回道：“你也是故地重游吧？”
他眨巴一下眼皮，沉思了许久，感慨道：

“当年，参加这儿的大会战，我磨破了三双鞋
底，累掉了身上六斤肉。我每年都来这里逛
逛，转转，寻找当年的梦，”他换了口气说：

“走，咱们到洼里转转看看。”
我忙随其后，下了大堤绕着洼内的林网

道路，环顾着路两旁的苗木，想着当年“彩旗

飘舞歌如潮，人欢马叫抒情豪”的会战，说笑
着缓步而行。逛到会战指挥部旧址，张哥突
然停下了，转回身对我说：“当年，组织那场
大会战的老领导、老同事，先后过世了。”他
停了一下，感慨道：“如果今天他们能健在，
一起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多开心啊。”

约摸三个多小时，我们逛遍了大洼内的
沟沟坎坎，看遍了洼内的一草一木。回到遇
见的地方，向着鲤鱼洼俯瞰而去。

一条条林网路，一座座智能浇灌机井
房，法桐、南栾、国槐正抽芽吐翠，无数的麻
雀在跳跃。紧靠堤岸，是一片广玉兰花圃，
朵朵碗大的花朵尽情绽放，无数的蜜蜂儿在
飞舞。树下，几位农家女在说笑着刮草，一
如那些蜜蜂儿在快乐地劳作……

张哥突然感慨道：“鲤鱼洼今天的风景，
是对当年乡亲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
奋斗，其乐无穷’，辛勤付出的回报啊！”

“是啊，”我说：“没有当年的苦干、实干、
拼命干打下的基础，哪有今天的好年景啊。
这就是‘刮下春风望秋雨’啊。”

大堤上，交织着当年的场景和我们春分
时节的对话。

鲤鱼洼里的回声
熊秀银

春分时节，在阳历的三月，乡村已春暖
花开，正是种豆的时候。

看着太阳一天暖过一天，父亲心烦地
想，没有春种那来的秋收。第二天一大早，
就开始准备用具，满怀着激动来回走。

父亲装好老牛的饲料，那些挑拣好的豆
种，保温用的地膜，还有播种的犁铧和耧。

仿佛听到春雨在喊，似乎看到春风在

催，苍老的父亲坐不住了，牵着老牛走向地
头。

一场淅沥的春雨，已把青翠的田野染得
葱郁。田边的小溪流水淙淙，溪边的柳树上
有翠鸟逗留。

初升的太阳，闪着鲜红的脸盘，从云端
探出头来，红霞撒满父亲的衣袖。

老牛拉着犁铧，悠闲地甩着尾巴，显得
轻松而自然，父亲蹒跚着脚步跟在老牛后。

翻出的泥土，被犁铧得光洁闪亮，在父
亲的身后自然成行，排得整齐而有步骤。

老牛接着拉动木耙，秧田被拉得平平展
展。父亲这才轻嘘一口气，把老牛枷索放
开，拴住一棵树。

老牛就地趴下，舒服地喘几口粗气，伸
出舌头卷起饲料，慢慢地咀嚼和享受。

父亲蹲在老牛旁边，抽着卷起的叶子
烟，一股浓浓的烟雾喷出，呛得父亲有些咳
嗽。

重新套好老牛，父亲扶耧播下豆种，然
后盖上地膜，让播好的豆种有足够的温度。

地膜闪着一道道白光，映在父亲饱经风
霜的脸上。父亲盯着心爱的秧田，开心地笑
着轻轻颔首。

父亲已经老了，可是不愿意享清福，他
舍不得那亲如兄弟的土地，丢不下那些喂养
的家畜。

仿佛不到倒下的那一刻，父亲是停不下
耕种的脚步。我瞬间明白了一切，种地就是
庄稼人的本分和追求。

耕种的脚步
耿庆鲁

春分到了，太阳离我
们更近，白天和黑夜一样
长，日照更充裕，阳光也
更温和了，大地上的气温
节节攀升。

天空变得瓦蓝瓦蓝
的，飘浮着朵朵轻盈的白
云。春风拂面，暖暖的，
春天真正地来了，来到人
们的怀抱中。

冬天生长的麦子，在
春分过后，倏地长高了身
板，麦地变得青翠。“过春
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人
们乘着春雨施肥助长，似
乎看到了盛夏一片片金
黄的波浪。

这时节，河边的柳树
是最美的，抽出了千万条柔韧的枝条，在
风中轻轻摇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南来北往的人，不知觉地就走
进了春天的诗画。

这时节，草也在疯长着，将醒来的大
地填满。举目望去，一片青郁，各色各样
的花儿点缀其间。就有了小孩子们在草
地上的奔跑嬉戏，有了放飞高高的风筝，
还有了一起看绿叶、摘野花的人……

这时节，杏树花、桃树花、犁树花次第
开放，把春天的枝头扮得姹紫嫣红。“老树
着花无丑枝”，这些果树一年一年，从春到
秋，开了鲜花，挂了果实，苍老黯淡的树身
藏着无尽的生命力。

这时节，河水暖和了。“春江水暖鸭先
知”，鸭子下水了，白鹅也下水了，成群结
队在水里嬉戏、觅食，宽阔的水面再也没
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小巧的水鸟，三三两
两站在河面的水草上，你来不及看，它就
潜入了水底……

春分看春，如梦如幻。

地
上
的
看
春
人

顾
艳

晨昏相半暑寒均，农事渐营阡陌新。
极目春华梦秋穑，乾坤不负力耕人。

抒怀
孔凡振

麦动在中春，高鸢碧宇巡。
风斜杨柳翠，雨细菜花新。
草长莺飞节，丰耕沃灌辰。
寻踪郊野外，俱是用情人。

春分
鲁亚光

正想着桃花
梨花就等不及了，硬是在眼皮底下
让一座山
把所有的蝴蝶喊走了

鸟鸣站了起来，都换上白色的衣裳
春光来不及闭眼
就被瞳孔，一朵一朵地剪碎

此时，我希望有风来临
把眼前美景
分一半给我前世，再交给今生

谁喊了蝴蝶
立雪

白天与黑夜
握手言和
旗鼓相当
一片时光的
叶子
手心与手背
完美重叠

朗润的山

荡漾柔波里
阳光抚摸着
大地的毛孔
开始舒展

草色青青
花儿吐蕊
蜂来蝶往
莺声燕语滑落

手心与手背
杨冉

东
文
西
武


